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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沈克琦先生
刘寄星†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春节前夕，突然传来沈克琦先生逝世的消

息，令人悲痛莫名。

沈克琦先生是我国物理教育战线的一位主

将，更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建设的功臣。他的逝

世，使无数北大物理系学子陷入悲痛之中。我是

1957年考入北大物理系的。1958年底物理系分为

物理、无线电电子和地球物理三个系后，沈先生

担任物理系负责教学和科研的副主任，在物理系

里召开的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他关于物理系培养

目标的讲话，他细致入微的介绍和儒雅风格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沈先生曾经给我们年级上过物

理光学课，可惜那时我因病休学，无缘受到他的

直接教诲。记得在学校学习的六年间，唯一一次

与沈先生的个人接触可能是 1961年他找我谈话，

询问我对自己所学的热物理专门化 1)教学和课程

安排的意见。我如实谈了感到课程设置比较杂乱

的意见。沈先生耐心地告诉我，这个专门化是为

了国防尖端需要新设立的，系里和专门化老师都

没有经验，要大家一起摸索，鼓励我们与老师们

一起努力，把这个新专门化办好。以后每回到系

里办事碰到他，他都会和气地询问有什么问题，

并帮助解决。毕业离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

基本和沈先生失去了联系，只知道“文化大革

命”期间他也受到冲击，和王竹溪先生等一大批

老师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

大约是1985年秋天，当时我正在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物理系聚变研究所做博士后，沈克琦老师

曾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奥斯丁考察CUSPEA学生在

美学习的情况，他乡迎恩师，分外高兴。沈先

生特别认真地向我了解情况，并与在得克萨斯

大学物理系学习的所有 CUSPEA 学生见面，了

解他们学习的心得体会，沈先生还特别征询了这

些同学对国内物理教学的意见，很认真地记在本

子上。

和沈先生真正熟悉起来，是在他退休之后。

记得在他80寿辰那年，系里和学校要为他办一个

祝寿会，他坚决不肯，最后达成妥协，由他自己

提名，请了约三十多位亲朋好友聚会了一次。我

和王淑坤夫妻二人荣幸地被他提名，参加了聚

会。会后陪他回家的路上，我顺便谈到如何评价

中国物理学家贡献的问题，沈先生约我有空到他

家，专门谈谈这个问题。过了几天我如约去拜访

他，他对我说，他觉得时下一些介绍中国物理学

家贡献的文章不够实事求是，随意拔高，动不动

就说某人的工作是“世界前列”，甚至说“与诺

贝尔奖擦肩而过”，很不严肃，反映了学术上的

浮躁。如果让这种风气蔓延下去，贻害很大，会

误导青年学生。因此，他希望我能写一点文章，

如实评价中国物理学家的工作，并把他主编的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物理学卷一、二两卷

送我。我答应沈先生，努力收集资料，做一点工

作。2003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王竹溪和汤佩松两位

先生提出水势的文章，刊登在《物理》杂志上。

沈先生读后，打电话来叫我去他家聊聊。见面

后，沈先生表扬我那篇文章“实在”，做到了既

精读了原著，又广证博引，把作者们的贡献放到

当时的国际学术环境中加以评价，没有浮夸，希

望我能继续做下去，再多写几篇。遗憾的是，后

来我虽然也相继对萨本栋、吴宪、林可胜、罗宗

洛等著名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并

在两年一次的海峡两岸“生物学启发的理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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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物理专门化是物理系于1960—1966年新设的专门化学科，只从1957

和1958年入学的学生中招过两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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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讨会议上做过有关报告，但均未正式发

表，有负先生期望。

和沈先生接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沈先生做

事的认真和待人的诚恳。有几件事令我久久难以

忘怀。

第一件事是2010年秦克诚同志约我为祝贺赵

凯华先生八十寿辰合作编辑《木铎金声集》时，

我们很想请沈先生写一点文字，但又觉得沈先生

当时已年届90，怕他太过劳累，因此一直没敢向

他提出请求。正当我们犹豫不决时，他自己主动

提出来要为赵先生写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由

凯华想到的一些事情”的长文中，沈先生不仅深

情地回顾了赵凯华的成长过程及他为物理教学做

出的贡献，更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对我

国教育制度、物理学教学和教材建设改革提出了

深刻见解，文中表现出来的师生情谊，和对中国

物理教育发展的期望，使我们十分感动。

第二件事发生在两年之后。当时为庆贺《物

理》创刊 40 年，《物理》编辑部特别组成编委

会，挑选了刊物历年发表的40篇代表性文章，编

成《岁月留痕——《物理》四十年集粹》一书，

沈先生1995年发表在《物理》上的“西南联合大

学物理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物理学界的一支

奇葩”被选入文集。为使读者更好了解每篇文章

的写作背景和作者初衷，编委会曾约请作者在自

愿原则下写一个简短“补记”。令人感动的是，

年已 91 岁的沈先生写了一篇超过 2000 字的补

记，除详细补充了一些资料外，这篇补记以“对

西南联大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为题，对诸如“西

南联大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西南联大

是世界一流大学”等不实说法提出了有理有据的

反驳，又以“如何总结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为

题，用实际事例，对西南联大倡导民主和科学的

精神，以及兼容并包、严谨治学、通才教育、教

授治校的办学传统做了明确阐述。这篇补记体现

出沈先生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令人钦佩。

第三件事是沈先生在耄耋之年，和赵凯华先

生先后于 2003年和 2013年共同主编了《北大物

理九十年》和《北大物理百年》两本大书，给后

人留下了北京大学物理教育发展的一部信史。书

中沈先生执笔撰写了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到

1966年“文革”兴起近70年有关北大物理教育的

历史(其中 1946—1952一节由赵先生执笔)。据赵

先生告知，当年年过 80的沈先生遍查历史档案，

一丝不苟，为求一事真确，反复推敲，耗尽心

血，对于历史资料，凡存疑之处，绝不轻易下笔 2)，

做到了所述事件，均有所据。更令人感动的是，

沈先生在撰写 1957 年“反右和整风运动”一节

时，一反现有资料遮遮掩掩将此事一笔带过的常

规，痛切地揭示了“反右”对物理系师生造成的

严重危害和“反右派”斗争所采用的“陷人于

罪”方法的恶劣，公正地指出“被划右派的师生

许多是关心政治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有些是党

2) 一个有名的事例是在“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1913—1937)”一节叙及学术交流时，他曾在校史资料馆查到“濮朗克

教授于19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在北大理学院及国立高等工业学校讲‘热力学第二原理及热温商’……”的记载，沈先

生并没有像有些人一样，想当然地把这个“濮朗克教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Max Planck等同起来，而是在其后加了个括

号，注以“是否为Max Planck待考”。结果经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物理研究所曹则贤及首都师范大学

的刘娜、李艳平四位同志反复考证，终于弄清楚这位“濮朗克教授”乃是德国制冷学之父Rudolf Plank，而不是赫赫大名

的Max Planck，避免了一次时下常见的张冠李戴笑话。

沈克琦先生在纪念CUSPEA项目2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

讲话(2002年于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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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克琦先生(主席台左三)主持会议(2012年5月5日活动现场的

80余位校友已是平均年龄90岁的耄耋老者，最年轻的也已83岁)

团干部。他们在大鸣大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帮

助党整风，经过深入的思考，发表了有助于整风

和改进工作的诤言，许多意见即使按二十年后官

方的观点看也是正确的”。在该节之后，沈先生

以附录的方式，将在那场运动中物理系被错误地

定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156人名单详细地按年级一一列出，在全国高校

的校史、系史中亦属罕见。沈先生此举表现出的

道德勇气和高尚人格，将会永远记在人们心中。

记得 2011 年 10 月 16 日为祝贺沈先生 90 寿

辰，我曾为沈先生写下四句赞语和一首小词。赞

语为：“克勤克谨展才略，唯诚唯真度平生。步

入耄耋志更坚，桃李万千仰高风。”

词为：

白发情(寄调清平乐)
夕阳暖照，西山叶红了。耄耋伉俪情偏好，

白发沈家翁媪。一个伏案笔耕，一个厨下调羹；

更喜桑榆未晚，携手共享太平。

还记得当我在祝寿会上将这几句祝寿词当众

献给先生时，沈先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不料，

三年多之后，德高望重的沈先生突然仙逝，从此

再也听不到他的耐心教诲，看不到他的慈祥笑容。

沈先生与我们永别了，但他为中国物理学教

育创立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他高尚的人格和

勤、谨、真、诚的品德将永远留在后辈的心中。

敬爱的沈先生，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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